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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媽媽幸福的笑顏

 

「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喔~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不管風吹雨打，不管星

期或例假，我的媽媽從來不放假，工作為了家……。」

 

　記得有一年姊妹相約爬山，沿途白雪紛飛的油桐花海飄滿整個天空、灑落整片綠地

，突然腦海蹦出一個瘋狂念頭。「啊！」的一聲，把姊妹嚇得回頭頻頻詢問發生何事

？就這樣經過一番討論後，終於產生了一個絕無僅有的詭計，可以好好報答、報答媽

咪嘍！

 

　「老爸，我們很久沒一起出去玩了，趁母親節一起去渡個假，還有螢火蟲可以看喔

！」

 

　拗不過我們，老爸哀嚎的同意了。母親節前一天，姊妹們一早忙裡忙外把一切打點

完畢後，趕著龜速的老爸出發渡假去了。到了目的地，正好傍晚時分，把爸媽的行李

提到房間，便趕著他倆老去泡泡溫泉浴。當然他們萬萬沒想到的是，當他們回到房間

時，我們姊妹已經落跑了！留下一張「無名氏」的紙條，上面寫著：「媽咪！母親節

快樂！這是我們送給您的禮物－行李裡的薄薄情趣內衣、桌上特定您倆獨一無二的裸

體蛋糕，另附上一盒安全套，請不用客氣，當做是渡個新婚蜜月，盡情享受吧！啊

~對了！車子我們開走了，明天早上再來載您們，當然會順便把您倆的衣服帶來….」

 

　隔天一早，姊妹們妳推我、我推妳，遲遲無顏見父母，只好沒膽的請服務人員奉上

孝心－兩套衣物。就在我們千呼萬喚中，終於看到雄糾糾、氣昂昂的父親大人，牽著

嬌羞的母親小女人，走出房門。事後，我們不恥下問的請教媽咪整個過程，雖然未能

得到答案，有點扼腕，但看到媽咪臉上幸福的笑顏，就是她回以我們禮物的最好答案

了！（文陳郁欣）

 

 

 

聲波慰親心

 

一種人，當你鬼吼鬼叫，她的手會空著安慰你；你哭你笑你廢話，她都當一回事。世

界上有一種人，早上目送你出門，晚回家時會在門口等待。她不是戀愛學分中的必需



，卻是每次你開始修戀愛學分時，最緊張的人。這種奇怪的存在，就是泛稱為「媽媽

」的生物。

 

　記得看過一個動畫，小女孩仰著臉，承諾要保護媽媽一輩子，可是當小女孩長大

，她忙著約會、交男朋友，甚至沒時間教「落伍」的媽媽跟上時代，操作電腦。她的

世界，只剩下男朋友。然後，她被甩了，回到家落著淚，一句話也不說，轉身進房。

門外的媽媽焦急如焚，打開不熟識的電腦，用兩根食指，一個字一個字吃力地打著

：「不要忘記，媽媽永遠在妳身邊。」

 

　在機場，遇到一個不會說英文，過海關時，外國人跟她說句話，都會嚇得不知所措

的歐巴桑，為了到美國為女兒做月子，鼓起勇氣，帶著一張寫著英文和中文的紙，在

偌大且複雜的機場獨自闖關…

 

　小時候，我們總膩在媽媽身邊，嚷著要永遠在一起，好像，童年的世界好小好小

，小到只需要伸手，就可以輕易拉住媽媽的衣角。隨著時間的流轉，我們自以為年輕

，自以為快速的生活步調早就超越了母親。於是，漸漸頭也不回地奔向斑斕的世界

，世界在不知不覺中，變得好大好大，大到與媽媽的距離，好像隨著秒數拉長，忘了

電話那頭殷殷叮囑，是來自於媽媽對子女的牽腸掛肚。有多久，沒有好好跟媽媽說話

了呢？一通電話，不只繫起聲波，而且拉近彼此的距離喔！（文貝果）

 

 

 

母親最想要的禮物

 

上學讀書、到音樂教室學小提琴、去圖書館找資料……，記憶中，不管到那裡，母親

從來沒有離開過我身邊，因為母親是我的眼睛！

 

　出生就全盲，呱呱墜地開始我就成為母親肩膀上的重擔。考上大學那年，母親並未

卸下這個擔子。背起行囊，牽起我的手，離開故鄉金門、離開丈夫、離開心繫的另外

三個孩子，陪我來台，照顧我的生活起居。母親為了栽培我、幫助我就學、建立我的

自信心，從一個小學沒畢業的家庭煮婦，變成一個東征西討的勇士。學習過程中，雖

然社會及學校都提供了許多方便的措施，但是跨出自己的第一步，是接受別人幫忙的

敲門磚。母親不捨得我辛苦、擔心我受傷，總帶著我四處奔波、詢問，為我披去荊棘

，舖好前方的路，讓我無憂無慮的步上坦途。

 

　有一天，母親突然對我說：「孩子你長大了，是我放手的時候！從今以後你要學著



獨立，試著摸索，找尋自己的方向。」過去，母親也曾嘗試讓我自己找路，最後都因

不捨與擔心而作罷！但這次，母親似乎鐵了心，不管身旁車水馬龍，不管我踢到鐵板

或撞到路邊的機車，母親始終沒有即時出現。感覺不到母親跟隨的腳步，我的心開始

發慌。

 

　一次一次的嘗試後，恐懼終於戰勝勇氣，我的世界在黑暗中天旋地轉，我停在路邊

不前，覺得母親不愛我了，覺得自己被遺棄了，我坐地不起，止不住的眼淚爬滿雙頰

。弄不清楚後來如何接受路人的幫助，回到宿舍後，任憑母親苦心的勸說、安慰都聽

不進去，我任性的放棄上課、拒絕出門，大聲咆哮。突然「啪！」紮實響亮的一聲。

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母親打了我巴掌。那一夜我們沒有交談，只聽見母親不斷

的低聲啜泣。

 

　父親接續照顧我的工作，一個月來，母親從此消失無蹤，不懂事的我心中有怨，又

難捨對母親的依戀。拗不過我的詢問，父親幫我穿戴整齊，帶我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刺鼻的藥水味迎面而來，哥哥姐姐熟悉的聲音在耳邊響起，敏感如我心頭一驚。「

是肝癌，剩下二個月不到。」父親在病房門口低聲對我說。我的雙腳突軟，微步移近

、伸手撫觸，那個滿布淚水、消瘦凹陷的臉龐──是母親。

 

　「還疼嗎？」母親牽起我，用插著針管的手輕撫我的臉頰。「孩子，原諒我！過去

，因為心疼你，卻反而剝奪了你的學習權利。你要走的路還很長，但我沒辦法再陪你

了，所以希望你學會自立、勇敢，跌倒了自己站起來，受傷了學著自己包紮。」懊悔

不已的我早已泣不成聲。

 

　今年6月，我就要畢業了！母親說，讓我學會獨立是她想送給我的畢業禮物。而畢

業前夕，我也要送給母親一個她最想要的母親節禮物，那就是「我可以自己上學、自

理生活，母親的淚化為明珠指引我，黑暗再也無法阻擋我的去路。」（文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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